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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航海技术的进
步，“动态的发展的”《更路簿》
早已在历史中“停笔”。通过四
处走访与调查，海南大学教授
周伟民、唐玲玲发现，现存于世
的《更路簿》仅有10余本。

《更路簿》的重大价值与意
义不必赘述，那么，面对如此现
状，我们又该如何采取措施保
护呢？

大名鼎鼎
却又“无人问津”

《更路簿》的境遇有些尴
尬。

我国对于文献资料有着明
确的分类：古籍（1912 年以
前）、民国文献（1912 年至
1949年）等等。除此之外，可
移动文物也有着自己的定义标
准。而《更路簿》的尴尬在于，
由于现存的版本基本都在私人
手中，导致国家在进行古籍、民
国文献普查或是可移动文物普
查时，这些《更路簿》是完全“消
失”的。换句话说，媒体与学界
的关注让《更路簿》大名鼎鼎，
但当人们在全国权威数据平台
中寻找时它却是难觅踪影。普
查不到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
着保护的缺失。

《更路簿》，作为一个手抄
文献，可按照古籍和民国文献
进行分门别类，即使是不属于
以上两类的现代的《更路簿》，
也可进入公藏机构，列入收藏
类别。”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省图书馆地方文献与古籍部）
主任、副研究馆员乔红霞说。

虽然《更路簿》已列入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目录，但这仅是对《更路簿》这
项技艺的保护而并非是对这些
纸质文献资源的保护。

那么，这些尚在私人手中
的《更路簿》是否有可能放入公
藏单位中呢？

“对于这种情况，公藏单位
可以进行征集。出于尊重老船
长们的传承，可以他们的名字
来命名相应的《更路簿》。此
外，私人也可以通过与图书馆
或博物馆这些机构协商进行托
管，所有权仍归私人。私人保
管条件十分有限，因此对于这
些宝贵的纸质文献来说最好是
能由图书馆、博物馆这样的公
藏单位征集或托管，纳入国家
文献资源保护体系。专业的机
构拥有完善的保管条件及文献
的制度化管理，所以，由它们来

保管，《更路簿》的寿命会更
长。”乔红霞说。

挖掘深层价值
发展现代学术

“《更路簿》记载的是航线，
但它的意义绝不仅仅就是航
线，还有古代渔民的出海情况。”
乔红霞说，人们应该看到这背
后更为丰富的资源。犹如丝绸
之路所蕴含的并非只是一条线
路上的往来。“虽是航道、线路，
但其实已辐射为文化圈。应该
以文献带动文化，让《更路簿》这
样的珍贵资源从小众走向大
众。”

当《更路簿》可以从私人收
藏转为面向公众时，学术研究、展
览宣传等等都可以让它在现代

“活”起来，同时，人们可以通过对
它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研
究，而逐步形成学术类别、知识门
类。乔红霞说：“它所代表的其实
是南海文化。辐射开来，水文、生
态资源、政治、经济等等都是可以
进行学术研究的。”

莫高窟里发现的敦煌文献
承载的内容极为丰富，通过学
术组织的研究等已形成敦煌
学。省社科联研究员赵康太也
曾表示，得益于周伟民、唐玲玲
两位教授的努力，“也许因为
《南海天书》的出现，一门新兴
的学科——更路簿学会随之而
生”。周伟民在其著作中也有
提出基于资料基础丰厚、拥有
学理基础和学术空间等，可以
尝试建立一门国际性的独立学
科“更路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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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9起，海南大学教授
周伟民与唐玲玲伉俪就开始
了对《更路簿》的研究。20余
年来，通过田野调查、史料收
集等方式，两位教授在 2015
年底出版专著《南海天书——
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
释》，对海南渔民自古以来自
编自用的《更路簿》进行了全
方位的文化解读。

在该书中，两位教授做出
了清晰的解释：海南岛渔民在
历史上独创的“南海更路簿”，
又称水路簿等，学术界通常称
《更路簿》，在没有完备的海图
和导航设施的年代，作为指导
渔捞实践活动的航海指南，即
渔民手中的实用工具书，是海
南渔民长期在西沙、南沙群岛
等通过航海和渔业生产实践留
下来的经验总结。

在海南渔民航海过程中，
用《更路簿》来指导航向时，其
中的“更”既指角度，也指时
间。路，即里程。由于海路是
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以地名
间的间距来标示“路”。于是
《更路簿》中的“路”，是一种虚
拟的形态，它只有跟“更”和罗
盘结合起来才能体现。“更路”
（即航线）表示里程。概括地
说，“更路”既表示时间又表示
航向和里程。簿，就是今天说
的“本子”。

据周伟民考证，《更路簿》
最早产生于元代初年，一位叫
符再德的渔民出发南海捕捞，
凭借着多次航行，慢慢形成了

“更路”。这也是潭门渔港被认
为是“千年渔港”的重要依据之
一。周伟民认为，《更路簿》这个
名字至少已经存在七八百年。

通过整理，周伟民表示目
前《更路簿》存于世仅有10余
本。他二人的著作对多个版本
的《更路簿》都作了详尽注解。
周伟民告诉记者，这些《更路
簿》总体反应了 4个特点：首
先，《更路簿》完全是为了渔民
实用而产生和流传的，它所记
录的航道与现在的航道大体一
致，经纬度大体相同；第二，所
有《更路簿》总体来说都是记录
南海更路，简略记录了国外的
更路；第三，它证明了中国渔民
历史上就已进入西、南、中沙群
岛进行捕捞；第四，《更路簿》是
动态的、发展的，老船长们会根
据经验不断修改补充。

在周伟民看来，这些现存
于世的《更路簿》也各有特色。
不同的《更路簿》往往所记载的
更路也有差异。例如，王诗桃
的版本就记录了279条更路，
是目前现存版本里记录最多
的，而记录最少的则是蒙全洲
手中的版本，仅有87条。从内
容上看，苏承芬的《更路簿》中
出现了中沙更路。在现存版本
中，郁玉清抄藏本《定罗经针
位》所记载内容历史最为悠久，
可追溯至元代末年，但原本已
不存在；通过对纸张等推测，周
伟民认为卢家炳的更路簿藏本
是现存《更路簿》中最古老的，
应有一百余年历史。

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在研究更路簿。

周伟民用于研
究《更路簿》的资料。

《更路簿》手抄
本及复印件。

周伟民与夫
人唐玲玲共同出
版的《南海天书》。

更路图。 （本版照片均由海南日报记者宋国强摄）


